
由
於
畫
家
陳
逸
飛
的
一
幅
油
畫
︽
故
鄉
的
回
憶
︾
中
的
一
座
周
莊
的

雙
橋
，
讓
這
周
莊
小
鎮

實
的
紅
了
起
來
。

在
周
莊
不
僅
有
雙
橋
等
小
巧
玲
瓏
的
美
景
令
人
流
連
忘
返
，
還
有
好

些
鄉
土
氣
息
濃
厚
的
習
俗
讓
人
回
味
無
窮—

—

譬
如
阿
婆
茶
。
　

阿
婆
茶
並
非
指
茶
葉
的
名
稱
，
而
是
喝
茶
者
的
身
份
，
是
一
種
茶

會
，
以
茶
聚
會
。
是
上
點
年
紀
的
老
阿
婆
們
在
工
餘
之
暇
大
家
聚
在
一

起
喝
喝
茶
、
談
談
家
常
的
。
這
名
稱
夠
鄉
土
味
的
，
凡
事
俗
到
了
極
致

反
倒
有
些
雅
意
了
。

這
水
鄉
小
鎮
上
的
阿
婆
們
有
個
喝
集
體
茶
的
習
俗
。
自
由
結
合
，
如

阿
慶
嫂
唱
的
那
樣
﹁
來
的
都
是
客
﹂，
來
者
不
拒
。
一
般
一
張
八
仙

桌
，
人
多
時
來
個
雙
拼
八
仙
桌
可
也
。
有
人
抱
個
寶
寶
來
，
也
有
人
手

裡
正
在
編
絨
線
。

是
休
閒
，
是
無
主
題
的
隨
便
瞎
聊
，
故
毋
須
一
本
正
經
，
在
這
兒
可

以
一
切
隨
便
。
而
味
道
就
在
這
個
隨
便
裡
！

桌
上
的
茶
食
一
般
是
四
盤
，
全
是
農
副
產
品
自
己
加
工
而
成
的
。
誰

家
有
什
麼
消
閒
果
子
盛
兩
盤
來
，
其
中
一
盤
鹹
菜
梗
是
主
要
的
，
餘
則

隨
便
什
麼
都
行
：
有
腌
嫩
薑
芽
；
腌
萵
苣
筍
︵
曬
得
半
乾
，
如
小
青

蛇
，
故
名
小
青
蛇
︶
有
曬
過
的
毛
豆
莢
乾
等
等
，
莫
不
以
農
副
產
品
為

原
料
，
而
經
自
己
加
工
而
成
的
。
盆
盆
都
透

一
股
濃
厚
的
鄉
土
氣
。

且
說
那
毛
豆
莢
乾
，
我
不
僅
對
它
熟
悉
，
還
有
感
情
的
。
是
我
娘
年

年
弄
的
大
人
小
孩
吃
的
最
好
的
消
閒
食
品
及
父
親
的
下
酒
菜
。
農
曆
八

月
半
左
右
是
稻
熟
毛
豆
上
市
的
時
候
，
挑
闊
板
毛
豆
一
買
就
十
斤
，
加

鹽
煮
熟
後
攤
開
曬
乾
即
成
。
與
城
裡
高
檔
些
的
燻
青
豆
不
同
的
是
毛
豆

莢
乾
體
積
大
，
需
自
己
剝
。
周
莊
的
阿
婆
們
最
喜
歡
坐
在
那
兒
，
一
人

抓
一
把
自
己
剝
：
她
們
剝
出
了
生
活
的
情
趣
，
也
剝
出
了
身
心
的
真
休

閒
，
從
而
達
到
了
心
靈
的
澄
淨
與
寧
靜
。
細
細
嚼
，
慢
慢
地
品
，
品
出

了
這
簡
單
烹
製
豆
兒
的
真
味—

—

香
、
甜
、
鮮
！
這
剝
的
本
身
就
是
一

種
極
妙
的
消
遣
，
味
在
其

中
。
所
以
有
人
寧
可
剝
花

生
吃
︵
破
頭
小
花
生
更

香
︶
，
而
不
大
欣
賞
吃
花

生
米
。

過
去
的
文
人
常
自
詡
咬

得
菜
根
香
，
其
實
周
莊
的

阿
婆
們
更
懂
得
這
菜
根
的

真
味
。
她
們
把
這
盤
腌
菜

梗
當
作
主
要
的
茶
食
者
，

這
便
是
證
明
。
她
們
有
一

雙
巧
手
，
故
並
不
一
定
得

在
腌
菜
缸
裡
腌
，
連
那
細

頸
的
酒
瓶
裡
也
能
腌
上
几

棵
菜
的
。
有
趣
的
是
她
們

把
它
們
不
僅
視
為
正
宗
的

主
要
茶
食
，
且
還
放
進
任
何
店
裡
去
賣
。
一
瓶
瓶
陳
列
在
沿
街
的
櫃

上—
—

透
明
的
玻
璃
瓶
裡
幾
棵
生
青
碧
綠
的
菜
梗
，
有
的
頭
上
還
頂

一
朵
嫩
黃
的
菜
花
，
是
商
品
、
更
是
絕
妙
的
裝
飾
，
煞
是
生
動
養
眼
！

那
是
周
莊
一
道
與
眾
不
同
的
鄉
土
風
景
線
呢
！
這
菜
梗
有
些
兒
脆
，
耐

嚼
，
細
品
之
下
倒
也
能
品
出
絲
絲
的
甜
味
來
。

這
些
自
己
加
工
的
天
然
農
副
產
品
，
毋
須
擔
憂
會
有
甲
醛
等
物
的
污

染
，
盡
可
放
心
地
去
吃
。

茶
桌
邊
的
阿
婆
們
人
手
一
根
菜
梗
，
在
少
齒
的
嘴
裡
努
啊
努
地
啃

，
努
得
津
津
有
味
，
也
努
出
了
人
生
的
真
諦
！
那
模
樣
兒
令
人
忍
俊

不
禁
。

她
們
也
關
心
國
家
大
事—

—

早
已
過
了
言
論
禁
錮
的
年
代
了
，
於

是
，
國
事
、
家
事
、
身
邊
事
，
尤
其
是
小
鎮
的
舊
事
與
新
聞
。
她
們
能

談
得
恣
意
汪
洋
、
無
拘
無
束
、
縱
橫
捭
闔
、
海
闊
天
空
。
毋
須
擔
心
甚

麼
政
治
風
險
，
確
確
實
實
的
﹁
自
由
談
﹂。
當
曾
經
失
去
過
自
由
談
的

情
況
後
，
更
體
味
出
了
真
正
的
自
由
談
也
是
一
種
享
受
，
一
種
境
界
、

一
種
情
趣
！
從
她
們
的
情
態
看
，
她
們
滿
足
而
又
瀟
灑
！

水
是
周
莊
水
，
茶
葉
隨
便
︵
茶
客
之
意
不
在
茶
也
︶。
清
茶
一
杯
，

多
少
往
來
事
，
都
在
這
隨
便
的
談
笑
中
！

A35

或許因吹電扇受了涼，抑或
因搬運重物扭了筋，這些天來
左臂、左背一直痛個不停。求
醫問藥，也難覓良方。唯一可
行的是經常活動和天天烤電，
但收效也並不大。這不由得使
我懷念家鄉的土炕來。若能重
返故里，再睡到那慈母懷抱般
的熱炕上，舒舒筋骨，暖暖周
身，也許這點病痛，早就「煙
消雲散」了。
睡土炕在我國南方比較少

見，當代人對它更為陌生。但
它卻是北方廣大地區自古已有
之的風俗。考其源，可以追溯
到一千六七百年前的晉代。
《晉書．楊軻傳》中就有「常
臥土床（即土炕），覆以布
被，裸寢其中」的記述。不過
那時土炕的樣子，文中語焉不
詳。土炕演變為下有孔道、可
燒火取暖的「火炕」，據載是
在宋代。《三朝北盟會編》一
書中寫道：「環屋為土床，熾
火其下，而寢室起居其上，謂
之炕，以取其暖。」由於它的
取暖功能十分明顯，又方便實

用，所以過去土炕不但在普通百姓家相當普及，即使
在鐘鳴鼎食之家的高屋華堂裡，它也常佔有一席之
地。清人汪啟淑在《水曹清暇錄》裡寫道：「燕地苦
寒，冬時比戶皆臥熱炕，西山之煤價不甚昂，頗獲利
濟。」這說明在清代，北京人普遍用火炕取暖。古典
小說《紅樓夢》中，也有多處寫到榮國府中的「火
炕」。一些睡過土炕的詩人對土炕更是情有獨鍾，曾
寫詩讚美道：「地爐規玲瓏，火穴通深幽。長舒兩腳
睡，暖律初回鄒。門前三尺雪，鼻息方齁齁 ⋯⋯」
（金．趙秉文：《夜臥炕暖》）；「三入三出熱已偏，
美哉衾枕皆溫如⋯⋯美滿飽得雙喜乍，一夢不知游華
胥」（清．方朔：《暖炕詩》）⋯⋯他們生動逼真地寫
出了睡土炕的舒適與愜意，把睡土炕視為難得的享
受。

隨 生活方式的變化，至現當代，睡土炕的習俗
已從許多地方淡出。然而在我們膠東的一些農村，
它卻一直延續至今。一般農家，正房的兩邊壘 鍋
灶，鍋灶的灶膛直通隔壁居室的土炕。那長方形的
土炕高二尺許，三面接牆，全是土坯（堲）砌成。
炕內煙道盤曲，一端連 灶膛，一端直通牆壁中的
煙筒。當灶膛內燒火做飯時，煙火便通過彎曲的煙
道，給土炕加熱。即使灶膛內熄了火，炕堲吸收的
熱量仍經久不散。睡在這鋪有乾草和葦席的土炕
上，用不 多少鋪蓋，也會通體溫暖，舒舒坦坦。
尤其寒冬臘月，北風呼嘯，大雪紛飛，躺在這暖烘
烘的熱炕上，便有一種特殊的幸福感和安全感。難
怪當地農民在「翻身」後，把幸福生活概括為「五
畝良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熱炕頭」竟成
了樸實農民的幸福追求目標，成了他們心目中舒適
安定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與那些現代化的床具相比，土炕顯得既陋又土。但

它土得坦蕩，土得真純，土得可敬可愛。它似乎生就
一副菩薩心腸，既能包容大千，又能體貼入微；既能
扶正祛邪，又能調理陰陽，總是默默無聞地為貧苦的
農民療病健身。
過去的農村缺醫少藥，鄉民們生了病，多用偏方土

法治療，「睡土炕」便是療病的土法之一。記得我們
幼時，一遇肚子疼，大人便不假思索地說：「到熱炕
頭上趴趴去！」我們順從地在熱炕上趴下，只覺一股
暖流流遍全身，肚子裡頓覺暖融融的，
像有一隻無形的大手，盡把肚內的寒氣
驅盡。不一會，肚子便不疼了，我們又
蹦蹦跳跳地撒歡去了⋯⋯有時傷風、感
冒，也不用（也無條件）打針吃藥。一
碗熱辣辣的薑湯喝下去，再躺到熱炕上
蒙頭髮汗⋯⋯一覺醒來，頭不痛了，燒
也退了，比什麼樣的「靈丹妙藥」都靈
驗！至於腰酸背痛，手腳麻木等病症，
常睡土炕也能收到療治的奇效。鄉下人
風裡雨裡、泥裡水裡地終日忙碌，患腰
腿痛的人卻比城裡人少得多。這在很大
程度上要歸功於土炕的「恩澤」。
在達官貴人眼中，土炕難入「大雅」

之列。但對尋常百姓來說，土炕還是親
友歡聚暢敘、交流和聯絡感情的地方。

在我們家鄉，以前招待客人，主人總是熱情地把客人
讓到炕上：「快脫了鞋上炕，暖和暖和⋯⋯」客人也
順從地脫鞋上炕，老僧入定般地盤腿而坐。不多時，
主人便在炕上放好杯盤，擺上煙茶，端來酒菜。一杯
薄酒下肚，主客間便天南地北，海闊天空，侃侃而
談。裊裊煙霧中，或屈指數年景，或「把酒話桑麻」
⋯⋯此時土炕所承載的，是濃濃的鄉情，親情，手足
情⋯⋯若是冬閒時節，熒熒燈火剛剛把夜色點亮，三
五成群的女伴們便聚在一起，偎在炕上，納鞋底，剪
窗花，繡荷包⋯⋯一邊做 針線活，一邊暢開心扉，
娓娓談心。或暢談朦朧的理想，或交流人生的感悟，
或剖露心底的秘密⋯⋯款款溫語，琅琅笑聲，交織
成融融的暖流，使這冬日的小屋裡充滿濃濃的春
意。此時的土炕，又承載 農家少女純真的愛，美
好的情⋯⋯
當然，隨 社會的發展，土炕也不可避免地要漸被

淘汰，即使在農村也難倖免。取而代之的是價格不
菲、各式各樣的席夢思、鋼絲床⋯⋯這也是社會進步
的一個明顯標誌。然而我總感到，人們在享受現代
「舒服」的同時，卻不應忘記那雖然粗鄙簡陋卻世世
代代給人以溫暖、予人以厚愛的土炕，更不要丟掉那
默默無聞地無私奉獻、扶危濟困的「土炕精神」。一
個人多些這種精神，靈魂會進一步淨化，品格會更加
高尚；社會多些這種精神，將更加風清氣正，和諧美
好！

宋僧惠洪所撰《冷齋夜話》，說宋人彭淵材自稱
「平生有五可恨：一恨鰣魚多骨，二恨金桔太酸，三
恨蕙菜性冷，四恨海棠無香，五恨曾子固不能詩。」
彭淵材這段話，當然是屬於茶餘飯後的「趣談」，

不足為史家所取，但是其中所謂「曾子固不能詩」，
確也代表了古人詩論的一派流風，造成了幾百年來文
壇的一個「錯案」。
曾子固，即曾鞏，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由於他的散

文名氣太大，因此掩蓋了他在詩詞方面的聲望，有些
人只看他的文，不讀他的詩，因此產生了對他詩詞創
作的片面理解，所謂「曾子固不能詩」，其實也不是
彭淵材所首創，而最早貶低曾子固詩詞價值的人，恰
恰是曾子固自己的門徒秦觀和陳師道，如秦觀說過：
「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此之「有
韻者」，就是指詩，「不工」，就是說詩做得不好，此
論一出，學舌者就跟 來了；至於彭淵材就乾脆說
「曾子固不能詩」了。

曾子固流傳下來的作品，所能見到的，主要是集中
在《元豐類稿》之中，而《元豐類稿》中所保存下來
的詩，就有四百多首，細讀這些詩稿，平心而論，曾
子固不但能詩，而且其詩在北宋時期獨樹一幟，自有
其高妙之處，許多在散文中不便表露的感情，而在曾
子固的詩作中表達出來了。曾子固一生坎坷，逆境多
於順境，心中憂鬱憤懣之情，以及光明磊落的氣度，
在他的許多詩作中表現得十分深刻。「密竹娟娟數十
莖，旱天瀟灑有高情。風吹已送煩心醒，雨洗還供遠
眼清。新筍巧穿苔石去，碎陰微破粉牆生。應須萬物
冰霜後，來看琅玕色轉明。」（《南軒街》）這是一首寓
意深遠、格調高雅的詩，曾子固能巧妙的用「密竹」
的形象，來比喻身處險惡的北宋政治氣候中的一群正
直的知識分子的高貴品質，他對自己的理想和奮鬥的
目標，是充滿 信心的。所以在詩的最後二句是「應
須萬物冰霜後，來看琅玕色轉明。」

首先貶低曾子固詩作價值的秦觀，眾所周知是以寫
婉約柔情的「女郎詩」 稱的詩人。這種詩風，和曾
子固的書生報國的男子漢大丈夫的風度當然是格格不
入的。所以我們理解曾子固之詩，必須首先理解他的
「陽剛之氣」。

曾子固運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寫下了不少
名篇佳作，如《追租》一詩，是反映社會矛盾，表達
對貧苦農民深切同情的呼聲。在《橙子》一詩中，他
又借香橙所遭的冷遇，對一些懷才不遇的人發出無限
的感慨。其他如《胡使》、《邊將》、《兵間》等，又
是表現了高度的人民性和愛國主義精神。在思想性
上，曾子固的詩是積極的，讀之令人奮進的。
正因為曾子固是散文大家，所以他的詩作就特別容

易被人忽略，甚至也被「冷遇」。其實曾子固的詩，
有許多是他同時代的詩人所望塵莫及的。他的詩，最
大的特點，就是把思想的哲理性和自然景物的描寫結
合起來。在曾子固的筆下，幾乎每一個事物形象之中
都閃耀 思想的光輝。那些專寫「女郎詩」的秦觀之
流，當然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曾子固的詩，很有生活氣息，北宋熙寧年間，他被

調到福州做太守（知府）。在福州期間，他經常深入
民間，寫下了不少鄉土氣息很濃的詩篇。如《二月八
日北城閒步》詩寫道：「土膏初動麥苗青，飽食城頭
信意行。便起高亭臨北渚，欲乘長日勸春耕。」又如
《城南二首》之一：「雨過橫塘水滿堤，亂山高下路
東西；一番桃李花開盡，惟有青青草色齊。」這些
詩，沒有艱澀詞藻，也不用深奧的典故。遣詞造句，
出乎自然，如同口語。想來如秦觀、彭淵材等人，大
概是看不慣這種平實自然的風格，所以才發出「曾子
固不能詩」的感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秦
觀，彭淵材盡可以不喜歡曾子固的詩，但曾子固的詩
自有其存在的價值。應該說，曾子固非不能詩，而是
秦觀，彭淵材之漢不喜歡曾子固的詩，如此而已！

中國的飲食文化發達，各地的菜式能呈現出不同的色
香味形，除了良庖充滿想像力的烹飪塑造，人們對於各
式香料得心應手的使用，也是烹調的藝術之一。尤其是
烹飪一些腥膻味重的食物，運用香料化解腥膻、同時激
發食物固有的味道，是極為重要的一環。如在烹煮豬腰
的時候添入茴香，不僅膻氣全無，豬腰還浸染了茴香特
有的辛香且略具清甜的氣息，口感變得更為誘人，從而
烙上了鮮明的印記。
茴香有大小之分，大茴香即八角，人們通常所說的茴香

為小茴香，是一種氣味芳香的草本植物，除了果實為傳統
香料，莖葉也是味道芳辛，可入饌為食。據說「茴香」一
名的來源，是指其能將肉食的膻氣，轉化為馥郁的濃香，
故而得名。此外也因茴香有音諧「回鄉」之喻，很容易勾
起他人對於故鄉的思念。宋人的《鐵圍山叢談》載，靖康
之難後，宋徽宗被金人擄至北方，不知宋境內的消息。某
天徽宗想要御手親製羹湯，讓僕從到街市上買茴香，僕從
在街上隨便撿了一張黃紙包裹茴香拿回來，徽宗打開一
看，竟然是建炎赦書，由此知道兒子康王趙構已經登基。
徽宗非常高興，以為天意如此，預示他回鄉有望。至於這
段稗官野史是否可信暫且不論，但從中可知，宋人對於茴
香的使用，就已經很普遍了。
茴香在南方的鄉村，是很常見的植物，也是很受主婦

歡迎的調料和菜蔬。柳絮紛飛的時節，人們把茴香的嫩
葉嫩莖掐下來，拍幾粒蒜子，用香醋醃漬，再澆上一勺
紅辣椒油拌勻，做成清香爽口的涼拌菜，吃過許久，口
腔仍是餘香不絕。到了茴香結籽的時候，喜歡喝兩杯的
人，就把新採下來的茴香籽加上桂皮和冰糖，熬成濃
汁，然後兌入烈酒，做成的茴香酒據說有開胃氣、治心
腹痛的功效。若是想打牙祭，人們就從塘裡撈幾條鯽
魚，用油煎至乾香，加上茴香一起燜，比用普通作料做
的魚，味道感受更為豐富。
不過，最妙的還是用茴香葉做包子。人們把茴香的嫩

葉嫩莖洗淨，用沸水焯一遍，混和鮮肉一起絞成包子
餡，茴香的份量不能太多，以免把肉的鮮味完全遮蓋
住。當蒸好的包子剛端上來時，茴香就像一個臥底，不
事張揚，悄悄代言 包子的內涵。及至咬開後稍一咀
嚼，那股芳香辛烈的氣息，就會瞬間爆發，像是春天的
花朵完全在舌尖綻放開來。而用茴香葉包餃子，味道有
相似的地方，又有自己的獨到之處，汁香，肉嫩，滋味
豐富。尤其是夏天吃，最為提神醒胃，暑氣也是一掃而
光。平淡無奇的日子，因有了茴香的助味，也變得多姿
多彩、有滋有味起來。
古語云：「凡物留不盡之意則用裕。」意蘊悠長、應

用廣泛的茴香，詮釋的就是這種看似尋常、實則幽深微
妙的飲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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茴香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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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有 可 聞

八月廿三日，今年的農曆正是七月初七，七夕。傳
說中，天上的牛郎織女七夕相會。
天上的事也如人間的事。牛郎織女七夕相會，人們

也為牛郎織女高興。
手頭常放 一本《唐詩三百首》。裡面有一首《秋

夕》絕句，寫的就是牛郎織女：「銀燭秋光冷畫屏，
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
星。」這首詩寫的七夕情景，很令人嚮往。在涼如水
的七夕之夜，在空曠的地方臥看牽牛織女星。在香港
這樣的大城市，這種情趣是不容易領略得到的。哪裡
去找到這樣清靜悠閒的地方呢？
天上的這一對愛侶，是牛郎，是織女，男耕女織，

都是農業社會的特徵。中國是個農耕古國，也可見這
些可愛的傳說，來歷很古了。
香港到處都是高樓大廈。我住的地方也是，最高的

一層是三十多層（在香港不算很高），住在最高一層
的人們也許可以走上天台，仰觀一下天上的星辰，不
過，不知道他們有沒有這個興趣，走上天台去看星

星。
住在大城市的人們，把天上的星辰忘了，把夜裡仰

觀星星的興趣也忘了。
這首詩的第二句：「輕羅小扇撲流螢」，還引起我

的一個小回憶。在香港的郊區，我住過一段日子，在
一個晚上，見到螢火蟲。在我來說，是一件很難得的
驚喜。
螢火蟲，夜夜紅。農村的人不會覺得難見到，但那

一晚我見到時，覺得是驚喜的。多麼美，在幽暗的夜
裡，這樣一團小火光在飛動，實在很美觀。
螢火蟲，是有來頭的，是昆蟲中的一個重要種類。

牠的尾端具有發光器，會現燐光。發光器中的細
胞，有一種可燃物，支氣管輸入了氧氣，就能使牠
發光。
小小的螢火蟲身上，有一種構造，遇上氧氣，就會

發出燐光。世界上的生物就有各種各樣的本能，小小
的螢火蟲，竟會發出光來，這太奇妙了。如果身體巨
大的動物也能發光，那就真是奇景了。不過在互相捕

食的動物世界中，大家都要使自己隱伏，不要惹眼。
大約因此，身體大的動物似乎是沒有甚麼會發光的。
但是，小小的螢火蟲發光，是為了甚麼呢？
螢火蟲為什麼會發光？為什麼要發光？昆蟲學者也

許覺得很容易解答，我是解答不來的，只是好奇，想
問。
螢火蟲在夜裡活動，到處黑暗，也許因此牠要發

光。這個答案很容易首先想到，但是我馬上又反駁自
己，許多昆蟲都在黑暗中活動，沒有甚麼困難，只有
螢火蟲發光。那牠是為了什麼呢？是想讓同伴們知道
自己在哪裡呢，還是要吸引甚麼？螢火蟲不會為發光
而發光的。
「輕羅小扇撲流螢」，螢火蟲自然不會是為了惹人

來用小扇撲牠的。但是牠應該有牠的理由，只是此刻
我沒有法子知道罷了。
好吧，就讓這個問題擱在那裡吧。
七夕這個晚上，人們或者臥看牽牛織女星，小孩子

也許拿輕羅小扇撲流螢。這是很美好的生活情趣。不
過，在大城市裡，這種情趣大概不存在了。大城市
裡，人們夜間開了電燈，照樣進行各種活動，都忘了
美麗的星空，忘了拿小扇撲流螢的情趣。如果此夕我
想走出去望望星空，坐了電梯，出了門口，到了街
上，仰頭一望，連星空都只是窄窄的一小片子，也許
只能見到很少的星星。

古 今 講 台

七夕的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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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楚強

■我國北方農家常見的土炕。 網上圖片

■陳逸飛作品《故鄉的回憶》 網上圖片


